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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暗淡的眼睛刷的一亮

于笑言有句口头禅：人不如狗。他心里
还真是这么想的，有关人类的事情，从老
于嘴里基本报不出什么好料。往大里说，
批评法英美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往小里说，
指责镇上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往上边去，
对中国贫富分化加剧很有异议，往下边来，
发现街边买的耗子药全是假货……人能干
出什么好事儿？所以甭管是谁，难得从他嘴
里赚得一句称赞的话。幸好此人虽说生性
挑剔，倒还不具侵略性，只要你不碰他那一
亩三分地，不跟他的狗为难，大面儿还算谅
得过去。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老于没喝酒的
时候，上天入地挑刺，却有两个原则从不
违反，一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二是柿子总
拣软的捏。要是遇上跟纪石凉有关的事
情，老于一准绕着走。这回为加薪名额，跟
老纪狭路相逢，心里有怨嘴上不说，张不鸣
上门谈心，一句咱惹不起躲得起，就表达了
他的心声。

张所听了这哀兵之言，心里反而过意
不去，想找机会安慰安慰这位老哥，才备了
这壶酒。不曾想，酒一下肚，倒把老于心里
存了几十年的辛酸苦辣陈年旧事，都给浮
了起来。老于长吁短叹，感慨自己这辈子庸
庸碌碌，白来世上走了一遭，立德没道行，
立功没机会，立言没水平，眼看着就要谢
幕，想洗心革面都来不及了。本来张不鸣以
为他终于要检查一下自己了，结果说了归
齐，还是怨天尤人，怀才不遇，还是牢骚满
腹，老调重弹。

说话间，老于借着酒劲儿越了雷池，将
窝边草尽情啃了一个遍，软硬柿子挨个捏了
一个够，最后的结论只能是，洪洞县里无好
人，世人皆醉唯我醒，人类皆浊狗独清。

张不鸣听了，劝他下辈子去当狗，这辈
子只能在人里边混，还是先把人际关系处理
好。于笑言对这话一点儿也不恼，反问张不
鸣：你想想到底是为人麻烦，还是当狗麻烦？

一做了人，就得处理什么人际关系，尤其做
了像你这样的芝麻小官，每天在人缝里钻来
钻去，见人说话见鬼打卦，生把自己磨成一
片纸人，有什么意思？

张不鸣说：听你这话头，好像你多有胆
量直言不讳似的，其实还不是只找那些远在
天边的假想敌斗法？近的你敢惹谁？

于笑言喝酒喝得舌头有点胖，脑子还不
糊涂，说：我那叫生存智慧，一个小人物的生
存智慧。但我的底线，是真话不一定说尽，假
话尽可能不说……可是你呐，为了当这个小
官，保这个小官，哪天不说假话？八面溜光
的，看见一只蚂蚁都恨不得上去问声好，你
累不累呀？跟你比，我倒是情愿像现在这样
跟狗搭伴，自由自在。张不鸣听着这些损人
的话，不气不恼，反倒一个劲儿给他斟酒，叫
他别太较真。于笑言完全没有把握，这么一
个软面团儿似的所长，市局要把黑狼拉回去
安乐，他能出面说话吗？毫无信心的于笑言
硬撑着着自己的胆儿，正正大盖帽，迈着正
步走到了大门口。
市局的车子还等在那儿。警犬队的训犬

员靠在车门上吸烟，张所在一边陪着说笑。
瞅见那张永远笑着的脸，老于恨得牙痒，黑
狼都命悬一线了，你还有心在这儿说笑。再
者说，你这么软塌塌地说好话，跟人家交涉
这么要紧的事情，能管用？

看见于笑言，张所一双眼睛将他上下打
量，看看他身上的折子鞋上的泥问：上山瞧
黑狼去啦？老于忙说：没……没顾上，今天我
老伴感冒发烧，早起就给她煮姜汤，还没顾
上去喂狗呢。张所仍将笑容铺满了他的胖
脸，说出的话在老于耳朵里字字不中听：老
于，咱们同事三十多年，我都快成你肚子里
的蛔虫了，谁不知道谁呀。黑狼已经挣开链
子跑了吧？老于被击中要害，口气也就硬不
起来了，说：它咋样了，我怎么知道。

张不鸣换了种让人感到距离的口气：老
于，你是老公安，该懂得按章程办事的规矩。
让市局的同事在这儿等了这么久，人家回去
也得有个交待。还是趁早把黑狼牵出来，省
得派人去搜，以后细虎归你训练，照样有狗
做伴……于笑言这才定神看到被拴在车边
的细虎，目光一碰到狗身上，暗淡的眼睛刷
的一亮，一边连连说：真是一条好狗，好狗！
一边情不自禁往细虎身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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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妖姬闭上眼睛，很快就昏昏然睡了
过去。尹克明按捺住怦怦乱跳的心，坐在床
沿看着她。凌乱的童花头勾勒出蓝色妖姬小
巧精致的五官，就像是一个睡美人。
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妻子该有多好。尹克

明心想，怎样才能讨好她，让她接受我呢？他
环顾了一下这间 !"平方米的房间，
虽然摆设简单，却很凌乱，看来是个
不会持家的女人。他站了起来，决定
帮她收拾屋子。他先是把散乱在各
处的书本和杂志归归拢，把卧室里
的桌子擦了一遍，又拿了把拖把拖
起了地板。当拖到床底下的时候，他
发现下面有个废纸篓，里面赫然躺
着一只避孕套。

正在这个时候，蓝色妖姬醒了
过来，突然看见这一幕，她的脸一下
子红了。她看见尹克明的眼中更多
的是怒意而不是绝望的悲哀：“蓝
姐，你太不自爱了。”蓝色妖姬的头
像门铃一样丁冬地响着，她的表情
非常痛苦，她躺了下来，喘着气，她
想说：我有自己的生活。可是这句话
怎么也说不出来。“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大门砰地关上了。蓝色妖姬撕心裂肺地哭起
来了，好像要把自己的心肝哭出来一样。不
会再有人比尹克明对她更好了，她要抓住
他，紧紧地抓住再不放手。

黄晓宝就要出院了。出院那天，低沉的
天空似乎饱含着雨水，然而天却没有下雨。
就像黄晓宝的心情，欲哭无泪。她没想到那
天骂了牛金娣，牛金娣向徐贵生告了状，他
们索性把她扔在医院里，不闻不问了，就连
出院也不来接她，还是小儿子徐宏飞来办的
出院手续。令她伤心的还有，就是在她住院
的一周内，就没看到过徐宏达夫妇出现过。

黄晓宝又是生气又是伤心，她拿起手
机，拨响了徐宏达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儿
媳妇梅宁宁。“妈，有事吗？我正准备去上
班。”黄晓宝也不问儿子在不在，劈头盖脸一
句：“我今天出院你们知道不知道？”“恭喜妈
妈出院。宏达一早就走了，他公司出了点状
况。”黄晓宝听到这些不卑不亢，不亲热也不
冷淡的回话，一时无法发作。她挂了电话，心
中更加堵得慌。

挂断电话，梅宁宁突然一阵内疚，婆婆
住院一周，自己别说去陪伴照顾了，就连一
个问候的电话也没有，这不是一个好媳妇的
操行。她也曾想过要做一个好媳妇，可是这
个当婆婆的从一开始就不待见她。他们的婚
事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婆婆的反对，她的婆婆
是个极其自私的人。因为徐宏达是个大孝

子，每个月不菲的收入统统上交父
母，他妈妈担心徐宏达结婚后钱交
给老婆不交给她了，所以一直反对
他结婚，徐宏达谈了 #个女朋友，
都被他老娘以种种借口拆散。直到
徐宏达 $%多岁了，而徐宏达的姐
姐弟弟要么生的都是女儿，要么干
脆就生不出来，这可把重男轻女、
传宗接代思想极其严重的黄晓宝
给急坏了，终于主动给儿子张罗起
对象来。看见妈妈支持自己结婚，
徐宏达很高兴，他早就倾慕梅宁宁
已久，就把她带给了自己的母亲
看。但黄晓宝在了解到宁宁家境不
富裕后，就不乐意了。她让徐宏达
找有钱的女人做老婆，并且亲自物
色人选，选定了一个出身富裕家

庭，本身也有高收入的女人带给了徐宏达
看。女人对徐宏达很满意，但是徐宏达没看
上她。黄晓宝气坏了，跟徐宏达大吵大闹，一
定要他娶这个女人为妻。一向孝顺的儿子第
一次反抗了母亲。

经过一番磨难，徐宏达和梅宁宁终于步
入了结婚礼堂。他们结婚等于是白手起家，
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好在那时房子还算便
宜。梅宁宁的婆婆还不满意，尽一切能事来
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他们是闪婚，彼
此了解不够，性格差异也较大，加之婆婆的
挑拨，婚姻关系频频亮起红灯。甚至还有几
次走到离婚边缘。就在梅宁宁极度失望时，
她怀孕了，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
生命身上。后来如她婆婆所愿，生下了一个
儿子。她认为母以子贵，婆婆会重新改变对
她的看法，没想到婆婆反而挑唆儿子跟她离
婚，把孙子抢过来。婆婆想要重新获得掌控
权，不但要掌控儿子，还要掌控孙子。徐宏达
对母亲的做法非常不满。气得黄晓宝以为又
是梅宁宁挑拨的，就污蔑她有精神病，让徐
宏达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去。


